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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响乐队外，还有合唱团等，有时还邀请

知名音乐家和指挥家来校辅导和讲课，一

些中央的音乐团体也会来演出。陆老师工

作严谨，要求大家也很高。在乐队除学习

了许多音乐知识和演奏技巧外，也学到了

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读本科用了6.年，两年半在0.字班，

两年半在 1.字班，中间 1.年在游学，求学

于北大、人大、社科院和棋院。在 0.字班

和 1.字班之间，不偏不倚，也算是一碗水

端平。

休学也分被迫休学和主动休学。被动

休学的年年有，主动休学的却很少，我是

一个。我是 1980.年考入清华，在计算机系

计 02.班。当年是学年制，开学一张课表，

课程、教材、教室、教师全都定得死死的，

一方面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也想得很少，

意识不到偌大的清华和外面的世界还有什

么其他的学问和其他的课程。

最先意识到其他专业课程跟计算机系

差别很大，是由于经 0。1979.年，清华成

立了经济管理工程系，1980.年招收了第一

个本科班，就是经 0.班。经 0.总共只有 31.

位同学，想必是学校没办法给这么一个班

单独安排基础课，于是安排经 0.跟计算机

系的 4.个班一起上了两年的基础课。经 0.

和计 0，虽然不在一个系，却是地地道道

原生态的同学。

由于同窗，又由于各自有不少原本就

熟悉的清华子弟和清华附中同学，两个系

很快打成一片，以至于毕业多年之后，每

逢校庆，经 0.同学和计算机系 0.字班的同

学时常有交织聚会的情形。经 0.的同学参

加过计 0.的活动，计 0.的同学也参加过经

0.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机会看到

经 0.的课表，感觉相当新奇，于是便经常

旷着计算机系的课去听经管系的课。记得

上过管理学和经济学，课余时间还陆陆续

续读了泰勒的《管理学基础》、萨缪尔逊

的上中下三大本《经济学》等经济学、管

理学专著。

第二次大开眼界是由于计算机系 7.字

班的师兄。7.字班是“文革”后的 1977.年

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这一届同学很独特，

集 1966.年至 1977.年十余年人才的精华于

一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少师

我的休学

○池　道（1980 级计算机）

池道学长 1986 年大学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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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是工作多年后从所在单位直接考进清华

的，之前就已经是各个单位的业务骨干，

来清华只是为了能够系统地学习基础课。

到了我入学的时候，7.字班已经是大三了，

基础课已经学完，进入了专业基础课和专

业课的学习阶段。每逢开学，申请免修的

同学不乏其人，记得有白硕、楼继伟、郭

建英等师兄，不过，确实不记得有师姐申

请免修的，看来，师姐乖呀。

免修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说，已经令我

震惊。更加震撼的是，在我们这些低年级

小师弟们望着沉甸甸的课表发呆的时候，

系里时常传出某位师兄通过了所有课程的

免修考试，正在跟学校抗议学年制的不合

理，交涉提前毕业的消息！这件事情令我

浮想联翩。这些师兄入学前都干了些什么

呢？他们在工作中竟然能够完全掌握学校

的课程。我隐隐感觉到

外面的世界似乎很大。

大三的时候，我越

发不喜欢清华的呆板，

包括计算机系的课程，

也包括经管系的课程。

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不

错，但都不是我喜欢的。

我想学其他的课程，可

是无论在本校还是在外

校都没有正常的途径。

于是，我想离开清华了。

不就是学习吗？学习并

不需要非要有个学校。

老师们善意地劝我，别

这么决绝，可以先休学，

尝试一下再说。说实话，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还有休学这回事，这也算是开了眼界吧。

于是，我到校医院开了病休证明，反正找

个查不出来也治不好的理由也容易。于是，

到大三上半学期结束，我成功地休学了。

顺便说一句，我休学的时候，还带着

计 02.班的另一位同学一起休了学。我们之

间的共鸣，是因为 1983.年恰好是马克思逝

世 100.周年。我们都想看看这样一位贵为

中国思想理论导师的大师的逝世百年，会

出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俩一起办理了休

学手续，一起离开了清华。当然，离开清

华之后我们各奔东西，想必各自的经历是

不同的。

离开了清华，神清气爽，身心完全自

由了。当年的北京，只有北京大学、人民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各种社会人文学

科都有的。于是，我先去北大、人大，找

2016 年校庆，池道学长（右 2）与同学们返校庆祝毕业 30 周年，
在参加马约翰杯运动会开幕式入场式校友方阵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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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教学楼，认认门，再打听打听社科院有

什么途径能学点什么。总之，只要是自己

感兴趣的，不管是哲学还是历史，也不管

是地质还是生物 ,.遇到人家上课就进去旁

听。有两年半跑遍清华各个教室的经验垫

底，进什么教室都如入无人之境。

记得北大的教学楼是低矮昏暗的，楼

道很窄，光线不足，教室不大，却整齐肃静。

人家上课的时候，我就在楼道里转悠，通

过教室门上的玻璃窗看黑板上的内容，没

意思就接着看下一间教室，感兴趣就在课

间进去听课。北大都是小教室，我这么一

个陌生人进去听课，时常引起人家本校同

学的好奇，很快也就聊起天来。在北大听

过哲学、地质和生物，都不系统，听出个

大概，感觉没了兴致就放弃。记得有一次

听生物系的课，讲的是植物的叶片。那种

掰开揉碎地讲解，不同的叶子，不同的结构，

令我万万想不到这些我平时视而不见的东

西竟有这么多学问！直听得我昏昏欲睡，

第二节课就放弃了。但是，大开眼界是一

点不含糊的。

人大的教学楼比较新，走廊教室都宽

敞明亮。有一门课程我是完完整整听完的，

那是人大历史系的史前史。讲课的是黄老

师，内容是旧石器时代。黄老师个头不高，

带着一副眼镜，总是面带笑意，和蔼可亲，

课讲得生动，内容也十分丰富。有趣的是，

这门课还有实地考察，光是周口店，我就

跟着这个班去了三次！至今我还能给想去

周口店的同学做导游。

社科院的研究所好像只去过古脊椎所，

但是没什么感觉。因为看上去也就是办公

楼，一间间安安静静的房间，看是看不出

什么来的。倒是社科院经常有讲座，地点

在政协礼堂的时候比较多，于是就关注着

讲座的消息，有讲座就去参加。听过多少

已经不记得了，有些无聊，也有一些收获

很大，比如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

围棋一直是我的最爱之一。除了听课，

还去北京棋院下棋。在北京棋院，跟过惕

生、过旭初两位老先生学过棋，也多次得

到后来的国少队总教练吴玉林六段的指点。

有一天，在宣武小学，赵子良老先生安排

刚刚来北京的后来的世界冠军罗洗河让五

子跟我对局。那时罗洗河才六七岁，坐在

一张靠背椅上另加的小板凳上，东张西望，

像个小猴子，十分活泼可爱。我思考良久

下出一手，小家伙只瞄上一眼就随即落子，

最后我被杀得尸横遍野，大败而归！

还有人艺刚刚上演的话剧，记得是《吴

王金戈越王剑》。那中间的人物，夫差、勾践、

伍子胥、范蠡、大夫文种，还有那在当年

引起巨大争议的艺术形式，都是清华园里

没有的精彩。
在 1981 级毕业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池道

学长演奏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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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曾经一个人骑车去了一趟承德。

现在知道这叫游学，但当时却完全没有这

个概念，只是信马由缰、随心所欲地听课，

轻松愉快地看书，自由自在地游历，度过

了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年。那是1983.年。

游学之后，才知道自己喜欢的专业在

中国根本不存在，才知道其他学校课程更

无聊，才知道所有学校也都是学年制，也

是开学一张课表，课程、教材、教室、教

师全都定得死死的，也一样呆板，一样别

无选择。于是又回到清华，于是来到了 1.

字班，计算机系计 13.班。

回顾大学生涯，最好的决定是离开清

华，最神奇的决定是又回了清华。也许，

当初就应该扬长而去，从此游历天下，去

读书，去思想。

后来转投经管学院 ,.在经研 6.读硕士 ,.

这是部分原因。那是个呆板的年代，呆板

到想休学都不容易，同学未必理解，老师

还会做你的思想工作。幸运的是，父母很

宽容。面对如此异类的儿子，如此异类的

事情，不但没有丝毫干涉，连一句话都不

曾说过。但是我相信，父母自始至终都在

默默地深情地注视着我。

就这样，我与 1.字班成了亲同学，这

是当初不曾想到的。人生的美好，往往来

自冥冥之中的缘分。

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份在清华大学

学军时的总结，顿时心潮澎湃，将我的思

绪拉回到了 40 年前。

1975 年 3 月，我们 1973 年入校的学

生到驻山西的解放军某师例行了一个月的

学军，精仪系是到该师驻定襄县的一个团。

我和李自清等几位老师，提前到定襄县部

队落实精仪系学军事宜。部队对这次学军

非常重视，他们早已将军事训练、政治学习、

吃饭住宿等做了大体安排。

几天后，学军人员到达，我们班安排

在驻军的重机枪连。学军人员中还有少数

教职工随我班学军，有校医院史书珍医生，

我系赵子英老师及系工厂小殷。我班王佳、

张红莉等 7 位学校体育、文艺队的同学，

学校另外组织在该师其他团学军。

师生们被分到连队各班，和战士同学

习、同劳动、同吃同住（女生另有宿舍），

有时同训练。除了衣服是我们自己的，其

他都和战士一样。我被“任命”为副连长，

不由分辩阻止，通讯员将我的行李搬到了

连首长的宿舍，尽管浑身不自在，也只能

服从命令。

军事训练紧张有序，每天随着军号声

起床，洗漱后就和指战员们一起出操。白

天大多是连队的几位班长给我们进行军训。.

我们跟连队进行过一次拉练，那天半

夜，紧急的集合号将大家从睡梦中惊醒，

由于一直有思想准备，所以行动都不慢，

几乎和指战员们同时到达集合点，就连 40

学　军

○王　俊（1977 精仪）


